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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到了年底，在楼兰
城留宿的人开始多起来。

当第一只商队进城的时
候，天空还没放亮，连雄鸡都未
报晓，许多由石块垒砌的房舍
开始冒出炊烟。这些烟与晨雾
交织成一块巨大的薄纱。在薄
纱般沉浮的云雾里，任何物什
都只有看不大分明的轮廓。虽
不至于一眼便认出那是一支跋
涉万里远行而来的商队，但空
气中却有清晰的驼铃碰撞发出
的金属鸣响。这种声音干净而
清爽，仿佛涤去了沙漠里的尘
埃，告诉城里友善的居民们，新
的伙计来了。

城里的小孩最喜欢这样的
时刻。因为到了年底，大多数商
人都不愿再奔波劳碌，停留在楼
兰的旅人多就会有许多讲故事
的异域人。这年冬至后，沙漠里
的气候有些异常，此时留宿的旅
人就格外多些。这些人里，有的
来自遥远的东方，皮肤是和阳光
一样温柔的浅浅黄色，他们还有
柔软的黑色长发，五官柔和雅
致，仿佛带着清浅的茶香；也有
的来自西方，有着和沙漠与阳光
一般灿烂的金色鬓发，比孔雀河
还要蔚蓝的瞳眸，他们的五官往
往十分深邃，像是被草原上某些
游牧民族的弯刀裁过似的；西方
来的还有一种肤色极黑的人，他
们的眼，他们的发，他们的皮肤，
没有一样不是黑的，这种黑协调
又自然，赋予了这一类人一种独
特的韵味。这些来自不同地方
的人聚在一起，会说不同的语
言。于是，城里的孩子总是打小
就要会上两三门语种，以便倾听
这些来自远方的神奇故事。我
在很小的时候就从这些商人的
口中听过诸如女娲造人、亚当夏
娃的故事。这些商人很早就在

我的眼前为我打开了一个光怪
陆离的世界的大门，使我不止窥
见一隅小小天地。

房舍上空的炊烟息了，弥
漫着的薄薄的云雾也渐渐散
去，城里的各户人家就要开始
过节了。这一天是拜神节，家
家户户的男丁匆匆吃过早饭就
会到城里的空地上去集合。这
时候商人们还没摆好摊子，偌
大的空地上即使聚集了全城适
龄的男人，都未免显得空荡荡
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所有人的
情绪高涨。这些男人们就像兴
奋的野兽，在空地上欢呼吆喝，
手里抓着家里最好的斧头，挥
得银光冽冽。

这是拜神节最重要的传统
之一。楼兰城里所有的青壮年
男子都要倾巢而出，在傍晚之
前将楼兰城外长势最好的七棵
胡杨砍下来。据说“胡杨千年
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
不朽”，是用来拜神最好的祭
品，以最好的胡杨来向神明祈
告，楼兰就会一直被神明庇佑。

男人们去伐木，女人们自
然也不会闲下绸缎、桃符、烟花
……所有的装饰都要紧锣密鼓
地张罗起来。已婚的妇女们炊
黍煮芹，布置街巷，忙得不亦乐
乎；未嫁的姑娘们则另有心事，
在心不在焉地帮了好一阵倒忙
之后，就被阿母赶出来。这自
然是她们顶顶乐意的事情，于

是姑娘们就聚在一起，开始商
讨接下来的活动。

大漠里的女儿家可没有闺
阁小姐的“千般袅娜，万般旖旎”，
却热烈明妍，干脆爽利。她们在
干活时都显得心不在焉，可哪家
的阿母不是从豆蔻年华里走来的
呢？于是阿母们便心照不宣地将
自家姑娘打发出来，只为叫她们
去城外的胡杨林里给男子们打气
——可不只是打气，若有哪位年
轻的姑娘心悦哪个小伙子，就一
定会被怂恿着去告白。这些姑
娘们实在且真诚可爱，如果那小
伙子恰好也对这姑娘有意，那就
顺水推舟、当着大家的面交换信
物，算是“私定终身”了。家里人
非但不会阻止，还会把这看成是
来年的吉兆，欢欣鼓舞；不过若
心中另有佳人，男子就会委婉谢
拒了。大漠的女儿可真大方
喱！被拒绝的姑娘不免会有些
羞涩心伤，但毕竟古人说强扭的
瓜还不甜呢！若是不得与心上人
两情相悦，那就晚些时候与闺房
密友抱在一起痛哭一场。花一样
年纪里的姑娘，只要哭一次，就什
么悲情都随着决堤的泪水稀里哗
啦地冲掉了。

不管怎么说，待嫁闺阁里
的姑娘都是十分期待拜神节
的，不过我对此却意绪阑珊，推
了家姑娘的邀请，就搬了根板
凳在家门前坐下。我家的房子
是石头砌成的，表面有被风沙

侵蚀的斑驳表层。阿母家种了
一排半人高的仙人掌用作篱
笆，仙人掌上还开着小花，这些
随风摇曳的黄色在晴朗的天光
里，显得尤为可爱。

阿母说阿爹要日暮才能回
来，我就坐在板凳上开始发呆。
我想起儿时偷偷跑到胡杨林里
去探望阿爹时看到的激动人心
的场景。阿爹同几个虬髯大汉
环绕在一棵格外巨大的胡杨下，
他们穿着斜襟麻布衬衫和短裤，
把几把木制柄手的铁斧舞得虎
虎生威——那呼啸的气流啊，就
像是要把这空气都要割裂似的，
着实叫人心颤。我记得那时太
阳已经开始西沉了，那远远的天
空却揩得纤尘不染，不过虽是如
此，空气里却还有一种奇怪的闷
热，所以在那些大汉挥舞斧头的
同时，汗水也是尽情肆意地倾
洒，好像也被气流割裂成大小不
同的水珠。

大人们都说“胡杨千年不
死，死后千年不倒”，可是在几
轮的劈斩之下，这棵斑驳但又
坚挺的胡杨竟然也被划开了几
道深深的口子，开始摇摇欲坠
起来。

一卷风沙仿佛在我眼前闪
过。

……
阿爹回到楼兰时果然已经

日暮。吃过晚饭，阿母阿爹就带
着我出门。夜幕不知不觉降下，
满天的星斗渐渐明晰起来。比
起傍晚的楼兰，月色里的楼兰更
显得热闹非凡了。城里的人渐
渐地聚集起来，在城市的中心围
成一个大圈，圈中被清出一块干
净的平地。人声和笑语沸腾起
来，嗡嗡地交杂在一起，像是一
锅煮沸了的水，所有的人都沉浸
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

◆小小说

拜 神（上）

洞口一中高二457班 张雪儿
睡梦中的我被一双小手

弄醒。揉着惺忪的睡眼，耳
边传来嫩嫩的声音：“姐姐，
送我去上学吧。”看着弟弟清
澈透明的大眼睛，只好懒洋
洋地穿上了衣服，离开了自
己温暖的被窝。

在弟弟的催促中好不容
易收拾好了自己，这时的我已
经完全没了睡意，甚至想到要
去弟弟的学校还有点兴奋。
因为，那也是我的母校，我的
许多快乐的回忆碎片都在那
嵌着。

小心地牵着弟弟的小手
走在这天还没完全亮的街
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
再踏上这条路了，曾经在这
条泥泞小路玩泥巴，自己也
变成了泥人的模样还历历在
目。现在的这里，都变成了
坚硬的水泥路，就算是侥幸
没有变成水泥路的那些泥巴
被一栋栋楼房所掩盖。那遍
地都是的野花野草也看不到
了，映入眼前的都是一些整
齐的绿化。在这周围音响的
吆喝吸引着我们进店，这些
店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寒酸
了，但所幸的是，里面的商品
除了更加千奇百怪之外，那
些儿时受欢迎的现在依然流
行。这让我有些伤感的心里
多多少少增添了一些明媚。

离开小店继续走着，不
一会儿就看到了前方的校门
口。看到那生存在人流里面
的路边摊，那些悲伤的情绪
瞬间被惊喜取代。在这里的

日子把吃当作衡量是否快乐
唯一的标准，再加上后来一
直没有机会再来，所以直到
现在对这些小吃有着深深的
执念。一闻到这熟悉的味道
我就马上陷入在这人流之
中，脚步停留在一个又一个
的铺子。这些既便宜又美味
的路边摊，是那时的我所有
零花钱投入的地方，现在这
次也不例外。我嘴里一边嚼
着，还不忘记告诉弟弟一些
小时候这里故事。这些大大
小小的故事现在想想好像还
是发生在昨天，就和这些味
道历经了这么多年还是曾经
的样子一样。

天色越来越亮，人流也
越来越少，我知道对于过去
只能浅尝辄止，是时候该走
了。不知道下一次有机会再
来会是几天后，还是几个月
后，还是几年后，不知道下一
次它又会给我带来什么不一
样的感觉。

回去的路上，前方有一
个很面熟的人朝我这边走
来，想了很久，哦，她是我小
学同学的妈妈，以前每天在
教室外面接她儿子上学放
学。瞧，现在，她的身上又有
了个书包，原来她又在送曾
经她抱在手里的小孩子上学
了。

原来时间这玩意儿在我
没留心的情况下已经走了这
么久了。如果可以，我希望
自己能完全沉溺于那段日
子，而不只是浅尝辄止。

◆心声

如果可以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王广玲

又是人间三月天，自然免不了那句俗
套的“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乍暖还寒时
候，还未来得及脱去冬装，却见树木早已抽
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颜色，拈在指尖是软
软的细柔，不似老叶般的硬脆。

“春天来了啊？”这样说着，风一吹却不
自觉的紧了紧身上的衣裳。放眼望去，远
处竟有成片的油菜花，心中不免一阵惊
喜。这抹黄似乎在告诉我，春天真的到了，
只是被我淡忘得太久了。

若不是中间隔着长长的距离，我真想
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去摸摸它的花瓣，
闻闻淡淡的清香。“家里的油菜花也都开了
吧？”想着想着，却有些念家了。

家里也种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是一
层一层的，花开的时候也是一层一层的，上面
是黄，下面是绿，拼凑在一起，就像是画家笔
下的名作一般，没有特别震撼或浓墨重彩的

地方，但它在那里，就是一种和谐的美。
年纪小的时候，总爱跟着外婆去地里，

她择菜，我就跑进油菜地里玩。比油菜杆
高不了多少的身高，却总想摘那朵开得最
高的花。把菜杆子一点点拉下来，踮着脚
尖去摘那朵黄黄的花，等外婆择完菜时，我
手中也多了一把花。有时候外婆叫我回去
时，我就故意往下一蹲，以为会看不到。结
果外婆走过来就拍了一下我的屁股说：“你
这调皮孩子，你穿个大红衣服我还看不到
吗？”夕阳的余晖下，我趴在外婆的背上，玩
着手中的花回了家。

后来年纪渐渐大了，总爱带着家中的
大黑狗去玩，它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
那狗疯得很，总爱在油菜地里兴奋的乱窜，
弄倒了好些油菜杆子。我一边骂它，一边
把花扶正，那傻狗却躺在地上打滚，耍皮，
让人哭笑不得。

而现在，外婆年纪大了，我也长大了，长
得比外婆还高。那只傻黑狗，也被套进了麻
布袋，我再也没见过它。油菜花年年都开得
那么好看，那么旺盛。想它的时候，我就去油
菜地的田坎上坐着，摘一朵花看着远处发呆，
嘴里喃喃道“傻狗，我好想你”。只是再也没
有那只狗摇着尾巴过来舔我的手心手背。回
过神来，眼泪竟已溢出了眼眶。

又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远
处的油菜花自顾自的开着，美丽而旺盛，走
近点也许还能看到蜜蜂，好一幅春意正
浓。只是，那不是我的油菜花，而它又会几
次成为某个游子心中的牵挂？

“家里的油菜花开了吗？”其实牵挂的何
止是那片油菜花。离家也不算远，不过两小
时的车程，但却如同相隔千里一样。小的时
候，我总希望离开家去更远的地方闯荡，向往
大城市的风光。但当我背上行囊离家越来越
远时，却越发的想家，想念泥土的清香，想念
那个漫山遍野开满油菜花的地方。

你的足迹可以遍布天涯海角，你的行
踪可以翻过千山万水，但无论你见过多少
美景，遇到多少风土人情，心灵的归宿永远
都是那个小地方。而我此时只想低声问一
句“家里的油菜花开了吗？”

◆成长

油菜花开了吗？
隆回二中高二615班 刘 潇

初识，在四年级。那时，
我转入新校，她是我的新同
学。那时的她，在老师和同
学们的眼里是个奇怪的孩
子，从不主动去亲近任何人，
独来独往，保持一种特别内
敛又安静的样子。当老师安
排我和她同桌时，我不由自
主地将视线移向她。

她就在我身边，我带着
几分好奇，用探索的目光紧锁
着她。她似乎发现了我投向
于她的火热目光，停下在纸上
涂涂写写的笔，转头，面向
我。和她目光交汇的刹那，我
发现她的眸子竟惊人的明亮，
似是溢着璀璨的星光，若夜空
星辰般明亮动人。“怎么了？”
声音柔和得就像是一抹春风，
拂过湖面带起一丝凉爽，席卷
着青草娇花的香味，沁人心
脾。我冲她粲然一笑，摇摇
头，便扭头不再看她。虽然这
样很不礼貌，但此刻的我已顾
不得那么多。

回忆着刚刚感受到的
她，我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
弧度。她和我很不同，她似
乎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而
我则恰恰相反。我有很多朋
友，但无所不谈的所谓知己
却不太多，有些朝夕相处的
朋友或是性格不同，很难做
到互诉内心。他们往往只看
到我亲切热情的外表，却没
看到我奋勇向前、迎难而上、
追逐梦想的内心。我想和她
做朋友，不是那种不断向你
吹捧成绩的朋友，而是不断
鼓励你实现辉煌的朋友。

我拿出一张小纸条，上

面写着：我们做朋友吧。句末
还画了张笑脸。端详了一会
儿，我就笑不出来了。纸条不
够漂亮，纸条上面的字迹过于

“龙飞凤舞”，这样的一句话过
于冒昧，她肯定不会答应
……在我正纠结的时候，她
递过来一张纸条。纸条上面
清秀的字迹映入眼帘：我可以
和你做朋友吗？句末同样是
张笑脸。我的眉毛不受控制
的扬起，欣喜却也意外地看着
她，她还是那般淡然的微笑，
只是神色之间带有一丝担
忧。我不喜欢她微微皱起的
眉毛，她的脸上应该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所有的愁思都不应
该爬上她的脸庞。我将因为
纠结而捏得有点皱的纸条递
给她，但这一次我却不再纠
结，因为我知道，她不会嫌
弃。她接过纸条，略带讶异的
挑眉，我不好意思的摸摸鼻
子。她朱唇轻启，轻笑一声，
但随即又收敛俏皮的神色，换
上一副认真的面孔，浏览着纸
条。我的目光如火，看着她，
带着几分柔情和宠溺。她就
像是皎洁的明月，潋滟着的光
华无比璀璨但不炙热，自然地
洒进我的心房。

我喃喃的听见她轻柔向
我诉说的声音，她如往常一
般坐在靠窗的位置，凝视着
窗外刚刚被雨水洗刷过的蔚
蓝天空。我知道，她是我孤
独岁月的一朵花。遇见她，
就像是飘荡在狂风巨浪中的
小舟，终于停靠在了码头，再
也无惧惊涛骇浪，再也不怕
疾风骤雨。

◆青春

我的朋友
洞口县文昌中学七年级1604班 周怡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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